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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赵长长安安：：我我的的使使命命
就就是是让让皇皇家家琉琉璃璃浴浴火火重重生生

今年52岁的赵长安与琉璃的缘分， 还得追溯到他
小学时。 一次， 他在同学家看到一套琉璃圆桌与一个
七八十公分高的琉璃天鹅。 琉璃色彩的鲜亮、 优雅的
造型和滑润的手感， 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心想
如果有朝一日， 也能做出这么漂亮的琉璃该有多好。
从那时起， 这个 “琉璃梦” 就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虽然不是出生在琉璃渠村， 自己家里也没有人从
事琉璃烧制， 但作为土生土长的门头沟人， 赵长安还
是对琉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赵长安参加工作伊始进
入建材行业似乎就和他这个儿时的想法有关， 后来，
他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加气混凝土三厂当了技术员。
1990 年， 北京市琉璃制品厂与加气混凝土三厂合并，
决定在1993年开发琉璃工艺品， 当时只有27岁的赵长
安听说后， 20多年前的梦想被激发出来， 凭着自己对
琉璃的喜爱， 他申请到琉璃制品厂工作。

他回忆： “当时加气混凝土三厂在石景山， 琉璃
制品厂在门头沟， 又不在区中心地带。 京西人当时有
‘宁往东一寸， 不往西一尺’ 之说， 对我的决定， 家人
同事和朋友都不理解。” 可最终， 赵长安还是顶着压力
来到了琉璃制品厂。 从制作模具做起， 经过20多年的
钻研学习， 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一名琉璃制作技艺的
传承人。 “我来自建材系统， 而且是这个琉璃制品厂
的上级公司技术科， 这样的工作轨迹对我帮助特别大。
当时不被人家理解的那个原因， 就是我发现建材局要
开发建筑工艺品， 我又特别喜欢琉璃。 我主动申请过
来后， 一干就是20多年。”

来到琉璃制品厂， 赵长安才发现传统意义上的老
师傅们都已退休了， 他就找当时的技术厂长和技术科
长给自己当了启蒙老师。 那时赵长安虽喜欢琉璃，但每
一个构件名字都搞不清楚，如“撺头”“倘头”等，赵长安
听不懂也记不住，仅为这些名字他就吃了不少的苦头。

如今， 赵长安说起琉璃制作工艺如数家珍： 工种
按技术含量做了区分， 制作模具叫 “吻作”， 上色配釉
叫 “釉作”， 进窑烧造叫 “窑作”， 这是琉璃制作重要
的三个技术工种， 统称为 “上三作”。 其他非技术工种
统称为 “下三作”。 刚进厂时赵长安就被安排在 “吻
作”， 也就是制作模具， 要根据客户描述出的大致意向
和模样， 然后揣摩出产品， 一点点把模具给形象地琢
磨出来。 当年， 赵长安第一次接触的是厂里接了一个
三龙壁的活， 从设计、 制图、 制模、 放样， 他跟着老
师傅们跑龙套。 由于他自幼喜欢美术多少有一些基础，
在师傅师兄们的教授下， 开始逐步掌握了制模的要领，
两年的历练后， 赵长安才可以单独从事制模工作了。
赵长安开始和师兄们搞了多项技术改革， 使工作效率

提高了几倍。 “以前做一个正吻， 打完坯后用小铲铲
平， 要用半天或一天时间， 我们改为预埋钢丝法， 大
活十几秒， 小活几秒就能完成， 这样做出的平面不仅
比用铲子铲的要平整很多， 且效率高， 质量好。”

技术革新让赵长安崭露头角， 工作后不久， 他被
调到了新产品开发室， 这下子他的眼界开阔了， 学到
了更多新的理念和工艺。 几年后赵长安又去了技术科，
从设计图纸到制模、 半成品制作、 配釉等等， 赵长安
开始参与琉璃制作的全流程管理。 “这对我全面认识
琉璃工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比如说挂釉， 釉料的
配比、 颜色、 软硬等， 又比如烧造， 装窑的时机、 产
品的薄厚、 大小， 确定升温曲线、 烧窑的全程时间控
制等等， 这些都是技术活， 关系着产品的质量， 最后
还要去施工现场指导安装。 这一系列繁复的工作涵盖
了整个琉璃烧制技艺的全部过程。”

赵长安坦言， 琉璃的烧制看似简单， 操作起来十
分复杂， 主要工序有20多道， 要是再细分得有近百道
工序， 要想烧制出一件合格的产品来， 每一道工序都
马虎不得， 从选料、 配料、 搅泥、 到制模， 生产出模
具、 印坯， 干燥， 然后素烧、 上釉、 釉烧， 最后检验
出厂。 赵长安很幸运， 在他苦心研究琉璃制造技艺的
同时， 还参与了很多大型建筑的修复工作。 比如， 故
宫太和殿房顶琉璃瓦的更换， 他不但全程参与， 还亲
手复制了其中的几个走兽。

在他的工作室里， 摆着一个琉璃做的骑凤仙人，
就是2006年故宫大修时， 赵长安照着故宫太和殿屋脊
上的脊兽烧制的。 “故宫太和殿大修时， 拆下的骑凤
仙人是市二级文物， 故宫方面要求按文物复制， 要求
极高。 故宫的专家来验收时， 掏出眼镜、 放大镜坐在
仙人前一根羽毛一根羽毛地数， 要求羽毛的方向、 大
小、 根数完全一样。 经过专家的严格验证， 最后获得
了一致的认可和好评： 皇家琉璃， 没走样！”

这个骑凤仙人， 赵长安做了两个多月。
除了参与大型建筑的修复工作， 赵长安还潜心进

行着自己的研究。 新产品的研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需
要传统、创新、借鉴相结合。 赵长安除了查找相关的资
料，他还翻阅一些美术、色彩、设计等方面的图书，不断
丰富自己的知识积累。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大胆借
鉴了瓷器、雕塑等工艺品的外形和制作工艺， 经过不断
摸索和实践， 开发出了许多新的琉璃工艺品种， 比如：
微缩老北京门墩儿、 微缩太和殿走兽、 影壁挂件等。

此外， 他还积极进行着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工作。
赵长安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看到这项非遗项目传
承下去。

““皇皇家家琉琉璃璃，，没没走走样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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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门头沟区政府沿永定河畔向北走3公里， 就到了琉璃渠村。
走进琉璃渠村， 目之所及的是富丽堂皇的琉璃瓦顶， 精美的琉璃构件镶嵌在各处， 特别是村中那道美轮美奂的

百米琉璃墙， 无不令游人叹为观止。 但这在当地人的眼里并不算什么， 他们告诉游客的是， 故宫三大殿、 北海九龙
壁、 颐和园、 万寿山、 天安门……北京城里所有的皇家建筑， 那里的琉璃全是这个村做出来的。

作为 “琉璃烧制技艺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的赵长安， 为光大传承村里的这门琉璃技艺， 付出了几十年的心
血。 他说： 传承最终依赖于不断创新。

参与琉璃制品复杂的全过程， 必须定得住心。 如
何做到这点， 赵长安回答： “热爱！ 只要是真心热爱
这件事就坚持得的下去。” 作为这项工艺的非遗传承
人， 赵长安的起点， 就是一个 “爱” 字， 爱琉璃的形
式美， 爱琉璃的制作难， 更爱琉璃里每一个物件上的
民族历史的文化意义。

2013年， 琉璃渠小学开设了琉璃文化课程， 五年
来， 赵长安风雨无阻， 在课堂上为孩子们讲授这门古
老的技艺。 2015年， 赵长安又和师兄合作投资10万
元， 开始建立琉璃烧造工作室。 后来由于厂房使用、
后续投资乏力等原因， 工作室没有运营下去。 赵长安
换了个方式， 继续传播琉璃文化， 2018年， 赵长安参
加了门头沟区百姓宣传团宣讲琉璃文化。

这些年， 赵长安一直不断在做各种尝试， 想让更
多的人走进琉璃文化、了解琉璃文化，只要能传播琉璃
文化，只要能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不挣钱，他也干。

如何将传统工艺文化传承好， 一直是赵长安努力
的方向。

在他看来， 所谓传， 就是传递有方所学通透； 所
谓承， 就是承接在身发扬光大。 为了更好地将琉璃文
化发扬光大， 他拜已退休多年、 德高望重的琉璃烧制

技艺老技师李朝元、 范淑英夫妇为师。 李朝元是釉
作、 窑作的泰斗级人物， 范淑英是故宫博物院授予的
吻作琉璃技师， 两位老人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术教
授给了赵长安。

琉璃渠的皇家琉璃是建筑琉璃， 目前市场需求量
越来越少。 如何结合北京市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
将中国特色文化元素融入到琉璃制品， 生产出可以日
常使用的琉璃制品一直是赵长安努力方向。 这些年，
赵长安开发出的微缩九龙壁、 微缩祥瑞影壁挂件、 屋
脊正吻摆件等多款琉璃艺术品已经走进了市场， 走进
了百姓家。

“这几年， 我一直在与门头沟区文委制定实施
‘琉璃重生计划’” 赵长安说， 要让琉璃从建筑构件的
局限中走出来， 在更为广阔的工艺品平台上展现新的
英姿。 他设计的琉璃工艺品就被很多部门收藏， 《老
北京抱鼓石》、 《太和殿翼角瑞兽》 也曾经获得旅游
商品大赛优秀奖。

2017年4月， 门头沟所有琉璃厂因为环保问题被
关停， 一些工厂曾考虑外迁。 但门头沟琉璃烧制的要
诀不仅在于传统技艺， 更离不开当地的坩土。 城市发
展中的功能疏解带来了琉璃产业转型的阵痛。

“七百多年皇家琉璃的制作历史， 到今天却适应
不了时代的要求， 我从感情上接受不了。” 60岁的蒋
建国说。 蒋建国是 “琉璃烧制技艺” 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 也是北京明珠琉璃制品有限公司的老工匠。 ４年
前， 在为故宫大修烧制了最后一批琉璃瓦后， 明珠琉
璃制品有限公司因市场需求小、 人才断层等问题不得
不熄灭窑火。 ４０多年前被师傅领进这一行时， 蒋建国
只有19岁。 他注意到， 身边熟练烧制琉璃的工匠基本
都已５０多岁。 除了国家级文物修复必须使用传统技术
烧制的琉璃以外， 新式建筑多用新材料， 而琉璃因造
价较高在市场上遇冷。

“不能让这门手艺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断送。”
怀着这样的紧迫感， 蒋建国为自己的微信号取名 “琉
璃使者”， 并找到了为门头沟琉璃继续发挥余热的舞
台， 他开始和赵长安合作。

去年， 门头沟区文委组织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蒋建
国、 市级非遗传承人赵长安参加了文化部在北京建筑
大学主办的为期一个月的古建筑培训班。 在课堂与实
践教学中， 琉璃烧制技艺与文化内涵在一个新的领域
里开始传承。

２０多年来， 赵长安参加了国内外很多重要建筑的
维修、 设计、 复制等工作。 故宫太和殿、 国家博物
馆、 北京站、 南京明孝陵、 阅江楼等大修他们都参与
其中。 日本、 德国、 法国、 美国等也都有他设计的琉
璃制品。 在美国芝加哥华埠闹市中心， 矗立着一座中
国琉璃九龙壁， 设计者就是赵长安。 “当时我作为指
导安装的中方技术代表， 看着由3300块琉璃瓦块组建
成的芝加哥九龙壁， 在阳光的照耀下栩栩如生金碧辉
煌， 心中很是感慨。 这是我们北京琉璃制品厂全体员
工的心血， 这是我们门头沟百姓的荣誉和贡献， 这是
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自信！” 虽已时隔多年， 但赵
长安依旧难掩心中的激动。

“要跟得上时代， 就必须创新， 继承传统技艺也
要创新， 这是我们作为传承人应有的追求。 技术创新
也好， 改变产品也好， 一定要把琉璃烧造这门我们祖
祖辈辈传下来的技艺传承下去。 明年我还是想把工作
室做起来， 开设非遗课堂公益培训， 让更多的人领略
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让古老的琉璃烧造重放异彩。”
赵长安说， 我的使命就是让琉璃浴火重生。

始始于于心心““爱爱””，，成成于于心心““定定””

走过琉璃渠村的标志性建筑 “百米琉璃文化墙”，
可以看见一座大门紧锁的工厂， 门上大字写着 “北京
琉璃制品厂”。 它的前身是 “琉璃渠官窑厂”， 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收归国有。 此后几十年间， 它
曾经是北京唯一的一座国营琉璃厂。 因其唯一， 在新
中国成立后包括北京在内的国内大型古建筑维修、 仿
古建筑所需的琉璃材料， 大部分出自这里。

这个琉璃制品厂如今已经停产， 只是作为中国琉
璃文化的遗存保存下来 ， 与其同时保护下来的还有
“琉璃文化” 的琉璃渠村的后世传人， 赵长安便是其中
之一。 2008年6月， 琉璃渠琉璃烧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赵长安本人被授予 “琉璃
烧制技艺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称号。

北京紫禁城红墙、 黄瓦的琉璃制品， 历经数百年
霜雪依然 “敲之有声、 断面无孔， 成大型而不开裂”，
是古代皇宫采用琉璃建材的典范之作， 它们就来自门

头沟琉璃渠村祖辈相传的匠人之手。 赵长安介绍， 琉
璃渠村的琉璃制品， 是自元代起为改成专为皇家烧造，
才戴上了“国字号”桂冠的。 元代建大都于北京，中统四
年始设 “琉璃局”， 主管官员为四品， 从此确立了琉璃
渠专为皇家烧制琉璃制品的官窑地位。 清乾隆年间，
北京城内琉璃窑场一律停烧， 琉璃窑场全部迁到了琉
璃渠村， 并由工部派人员主持烧造。 现在人们见到的
北京故宫、 北海九龙壁以及1959年北京建设的 “十大
建筑” 的八座———人民大会堂、 民族文化宫、 历史博
物馆、 军事博物馆等的琉璃制品， 均出自琉璃渠村。
除此之外， 南京中山陵、 北京协和医院、 承德外八庙
用的也是门头沟琉璃渠的琉璃。 前些年故宫大修时，
也专门指定要用琉璃渠提供的 “京西琉璃”。

琉璃渠村在700年前的元代， 开始被称为 “中国皇
家琉璃之乡”， 也构成了今天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历史渊源之一。

琉璃， 古时名称繁多， 如“流离”、 “陆离”、 “青金石”、 “青玉”、 “颇黎”、 “玻璃” 等，
至明清以来， 琉璃才特指陶胎铅釉制品。 此前自辽金时代开始， 千百年来， 琉璃渠古村一直窑火
不熄， 山上的黑色页岩被开采、 揉碎、 烧制、 定型、 上釉， 经过几十道复杂的工序， 才会成为一
块溢彩流光的琉璃， 并被用做建材， 装点包括皇家宫殿在内的建筑物。

元元朝朝时时琉琉璃璃渠渠村村戴戴上上了了““国国字字号号””桂桂冠冠

赵长安向学生们传授琉璃技艺

展示作品《骑凤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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